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香
港
社
團
訪
京
團
，
總
要
由
中
央
領

導
人
接
見
。
級
別
愈
高
，
愈
能
表
現
該

代
表
團
在
港
的
分
量
。
其
實
這
也
不
是

絕
對
的
，
一
是
要
看
中
央
領
導
人
誰
有

空
，
二
是
要
看
有
些
什
麼
關
鍵
問
題
要

討
論
。
今
年
到
京
的
訪
問
團
甚
多
，
開
頭

是
有
好
幾
個
政
府
官
員
訪
問
團
，
特
別
是

紀
律
部
隊
的
高
層
訪
問
團
，
面
對
香
港
新

的
政
治
生
態
，
中
央
大
概
認
為
應
對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的
紀
律
部
隊
予
以
鼓
勵
，
所
以

規
格
較
高
。

這
一
次
潮
州
商
會
訪
問
團
到
京
，
剛
好

全
國
僑
聯
正
在
開
大
會
，
幾
位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都
到
會
了
，
算
是
很
高
規
格
。
潮

州
商
會
當
然
比
全
國
僑
聯
要
次
一
級
。

這
一
次
接
見
代
表
團
或
參
加
代
表
團
盛

會
的
國
家
領
導
人
有
國
務
委
員
楊
潔
箎
、

政
協
副
主
席
羅
富
和
，
另
有
僑
辦
主
任
裘

援
平
、
統
戰
部
副
部
長
林
智
敏
、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周
波
等
。

中
國
人
的
官
本
位
思
想
根
深
蒂
固
，
對
接
見
官
員

的
級
別
十
分
重
視
。
但
我
認
為
，
與
對
方
有
沒
有
思

想
交
流
，
他
們
能
傳
達
甚
麼
訊
息
，
我
們
能
表
達
甚

麼
意
見
更
重
要
。
如
果
更
高
級
的
官
員
，
只
是
寒
暄

一
番
，
或
講
幾
句
例
牌
話
，
我
們
也
沒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機
會
，
那
麼
，
這
樣
的
會
見
也
只
是
一
場﹁
自
我

安
慰﹂
的
榮
光
而
已
。
與
其
密
集
地
拜
會
各
部
門
的

首
長
，
不
如
與
有
關
港
澳
部
門
的
高
級
官
員
有
個
較

長
時
間
的
交
流
，
特
別
是
真
正
地
把
下
情
上
達
更
為

重
要
。
因
為
我
總
覺
得
，
中
央
如
果
要
直
接
從
港
澳

人
士
聽
取
真
實
情
況
，
便
應
改
變
這
種
酬
酢
式
的
會

見
，
而
是
有
計
劃
地
深
入
了
解
各
階
層
、
各
行
業
、

各
種
不
同
思
想
傾
向
的
意
見
為
佳
。

所
以
在
多
次
聚
會
中
，
我
更
欣
賞
與
周
恩
來
總
理

的
侄
女
周
秉
德
相
聚
的
一
幕
。
周
女
士
並
無
公
職
，

待
人
親
切
，
如
能
聽
聽
她
講
一
下
她
伯
父
的
往
年
軼

事
，
相
信
是
更
大
的
收
穫
。

社
團
訪
京
，
會
見
首
長
，
已
成
為
一
個
例
牌
公

式
。
有
哪
一
個
社
團
能
突
破
這
個
行
程
，
或
深
入
居

民
區
訪
問
城
市
貧
民
，
或
者
進
入
大
中
學
校
與
師
生

對
談
，
相
信
收
穫
更
大
，
也
可
以
對
國
家
了
解
民
情

作
點
貢
獻
。

社團訪京

多
年
來
，
與
澳
門
基
金
會
合
作
得
愉
快
無
間
，
去
年

歲
末
，
作
為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召

集
人
，
我
們
決
定
每
兩
年
舉
辦
一
屆﹁
第
四
屆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閉
幕
式
放
在
澳
門

舉
辦
。

這
次
研
討
會
，
我
們
邀
請
了
海
內
外
逾
百
名
知
名
作
家
、

學
者
、
專
家
參
加
。
這
一
屆
主
題
是﹁
文
化
生
態
之
旅﹂
，

這
也
切
合
澳
門
保
護
文
化
古
跡
方
面
所
作
的
努
力
。

這
次
研
討
會
，
我
們
邀
請
了
內
地
著
名
文
化
學
者
余
秋
雨

教
授
，
台
灣
著
名
作
家
張
曉
風
教
授
，
北
京
大
學
中
文
系
終

身
教
授
嚴
家
炎
教
授
，
台
灣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東
亞
語
言
及
文
明
系
榮
休
教
授
李
歐
梵
教
授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高
等
研
究
院
客
座
教
授
劉
再
復
教
授
，
著
名
漢
學

家
、
瑞
典
皇
家
人
文
學
院
院
士
、
瑞
典
斯
德
哥
爾
摩
大
學
東

方
學
院
院
長
羅
多
弼
教
授
，
著
名
文
學
評
論
家
、
北
京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講
座
教
授
陳
平
原
作
為
大
會

發
言
嘉
賓
。

此
外
與
會
的
專
家
和
學
者
包
括
來
自
歐
洲
、
北
美
、
內

地
、
台
灣
等
地
。
歐
洲
最
遠
來
自
意
大
利
，
內
地
最
遠
來
自

新
疆
。

在
澳
門
閉
幕
式
上
，
余
秋
雨
先
生
對
澳
門
基
金
會
及
吳
志

良
先
生
對
華
文
文
學
活
動
大
力
支
持
和
推
動
，
給
予
了
高
度

的
評
價
。

澳
門
近
年
賭
業
崛
起
，
局
外
人
把
它
與
美
國
拉
斯
維
加
斯
賭
城
相
提

並
論
。
其
實
許
多
人
來
到
澳
門
後
，
如
果
參
觀
過
澳
門
博
物
館
及
文
化

古
跡
，
對
澳
門
都
會
刮
目
相
看
，
認
為
澳
門
除
了
色
彩
繽
紛
的
霓
虹
燈

之
外
，
還
有
不
少
文
化
景
點
可
以
瀏
覽
和
品
嘗
！

余
光
中
先
生
在
兩
岸
四
地
文
學
研
討
會
上
，
對
華
文
文
學
曾
作
了
這

樣
的
總
結
：

華
文
世
界
應
該
有
一
種
向
心
力
。
向
心
於
中
原
，
這
是
地
理
上
的
；

向
心
於
傳
統
，
這
是
精
神
上
的
。
所
以
，
今
天
的
討
論
非
常
有
意
義
。

我
曾
經
對
香
港
的
朋
友
講
：
「
很
奇
怪
啊
，
你
們
到
底
住
哪
裡
？
回
家

說
返
屋
企
，
上
學
說
返
學
，
上
班
說
返
工
。
到
哪
個
地
方
都
說
返
。
」

這
番
話
，
教
我
聯
想
起
，
無
論
到
世
界
任
何
地
方
，
都
可
以
「
返
屋

企
」
，
這
個
「
屋
企
」
就
是
華
文
文
學
。

過
去
我
曾
說
過
，
香
港
是
一
扇
文
化
窗
子
，
為
海
峽
兩
岸
文
化
交
流

起
着
橋
樑
的
作
用
，
如
果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繼
續
漠
視
文
化
，﹁
文
化
窗

子﹂
很
可
能
被
堵
塞
，
與
此
同
時
，
我
們
卻
發
現
澳
門
的
文
化
窗
子
，

在
澳
門
基
金
會
的
支
持
下
，
越
開
越
大
，
扮
演
的
角
色
越
來
越
重
要
，

不
難
成
為
華
文
文
學
這
個﹁
屋
企﹂
不

可
或
缺
的
軒
敞
明
亮
的
窗
子
。

要
知
道
，
如
果
香
港
在
澳
門
的
文
化

事
業
不
斷
發
展
壯
大
，
仍
是
無
動
於

衷
，
還
是
一
如
既
往
，
只
願
意
做
一
些

譁
眾
取
寵
的
大
型
活
動
，
而
忽
視
或
輕

視
那
些
長
遠
的
、
深
入
的
文
化
計
劃
；

如
果
當
官
的
還
是
自
以
為
是
和
自
我

膨
脹
，
鄰
埠
澳
門
假
以
時
日
，
很
快
會

成
為
嶄
新
的
亞
洲
文
化
都
會
，
在
此
消

彼
長
下
，
很
快
把
香
港
扳
下
去
。

這
樣
一
來
，
香
港
充
其
量
只
是
一
個

充
滿
銅
鈿
味
的
商
業
都
市
，
一
個
缺
乏

豐
厚
文
化
底
蘊
的
城
市
，
不
過
是
虛
有

其
表
而
已
。

（
三
之
三
，
完
）

澳門這扇文化窗子

臨
近
歲
末
，
奶
粉
搶
購
潮
又
重
來
，

報
紙
還
列
出
了
不
少
品
牌
的
售
價
，
我
和

太
太
身
為
用
家
，
都
不
禁
嘩
然
。
我
在
專

欄
曾
說
過
，
一
直
以
母
乳
和
奶
粉
結
合
餵

哺
孩
子
，
直
到
十
個
月
，
因
為
太
太
一
直

需
要
上
班
及
孩
子
不
肯
再
親
餵
，
便
斷
了
母

乳
，
繼
續
採
用
較
為
冷
門
的
有
機
品
牌
，
價
錢

是
報
紙
那
些
大
品
牌
標
價
的
一
半
左
右
。

由
孩
子
出
生
至
今
，
我
們
學
得
越
來
越
多
嬰

兒
品
牌
。
記
得
太
太
懷
孕
時
，
我
們
一
起
去
逛

BB

展
覽
會
，
同
行
的
老
手
媽
媽
，
隨
意
點
出

不
同
牌
子
的
利
弊
︱
我
們
便
想
，
真
是
學
不

完
的
學
問
！
結
果
不
到
一
年
，
我
們
也
對
各
品

牌
熟
悉
不
已
︱
什
麼
是
內
地
製
，
外
國
賣
；

什
麼
是
內
地
製
，
內
地
賣
等
等
。
嬰
兒
用
品
是

何
其
龐
大
的
市
場
，
歐
美
、
台
灣
、
日
本
的
貨

品
，
什
麼
產
地
的
都
來
香
港
分
一
杯
羮
。
選
擇

多
，
但
最
終
大
家
追
捧
的
，
其
實
一
雙
手
也
可

盡
數
。

就
拿
最
近
我
們
的﹁
尋
找
尿
片
血
淚
史﹂
來

說
吧
。
一
向
我
們
也
是
買
香
港
最
普
遍
的
兩
個

品
牌
Ｈ
和
Ｐ
，
但
我
兒
實
在
太
愛
喝
奶
，
臨
睡
前
那
大
大

瓶
奶
，
往
往
令
他
半
夜
衝
破
尿
片
的
防
線
，
多
少
個
晚
上

我
們
都
忙
於
換
片
換
衫
，
實
在
吃
不
消
。
尤
其
近
來
天
氣

轉
冷
，
一
換
就
是
三
件
衣
服
和
一
條
褲
，
變
成
上
十
幾
分

鐘
的
事
情
，
還
未
把
之
後
哄
睡
的
時
間
算
進
去
︵
經
歷

換
衣
換
片
後
，
兒
子
通
常
變
得
十
分
精
神
，
我
們
則
是
筋

疲
力
竭
︶
。
太
太
把
心
一
橫
，
決
定
試
試
別
的
品
牌
，
上

網
看
了
一
些
意
見
，
發
覺
一
冷
門
瑞
士
牌
子
Ｆ
不
僅
便

宜
，
且
口
碑
不
錯
，
便
着
我
去
張
羅
。
結
果
不
得
了
，
我

跑
了
不
知
多
少
間
藥
房
，
才
找
到
Ｆ
的
加
大
碼
。
平
時
要

買
尿
片
隨
處
可
得
，
連
鎖
店
或
藥
房
都
一
應
俱
備
，
但
一

要
找
知
名
度
稍
遜
的
品
牌
，
便
不
單
勞
力
周
圍
張
羅
，
還

要
勞
心
致
電
不
同
區
域
的
藥
房
查
詢
，
可
見
壟
斷
的
威

力
。
後
來
終
於
在
一
所
大
埔
的
藥
房
找
到
，
當
晚
試
用
，

大
家
果
然
歡
歡
喜
喜
一
覺
到
天
明
。

在
現
今
世
代
，﹁
一
分
錢
一
分
貨﹂
或
許
已
不
是
定

理
，
因
為﹁
錢﹂
裡
包
含
太
多
商
家
勾
結
，
觀
乎
藥
房
、

奶
粉
商
不
肯
與
政
府
合
作
便
可
知
一
二
。
較
少
人
問
津

的
，
未
必
不
好
，
可
能
要
費
勁
找
一
個
方
便
的
購
買
途

徑
，
但
換
來
是
超
值
的
價
錢
，
及
物
超
所
值
的
效
果
。
就

如
我
們
用
的
小
眾
奶
粉
品
牌
一
樣
，
孩
子
吃
得
更
加
健
健

康
康
，
絕
對
不
會
讓
所
謂
的
大
品
牌
比
下
去
。

大品牌效應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看
媒
體
的
文
化
訪
談
節
目
，
將
至
結
束
前
，
主
持
人
經
常
會
問
參

與
互
動
的
名
人
：
您
最
喜
歡
的
書
是
哪
一
本
？
就
您
的
閱
讀
經
驗
，

能
不
能
給
其
他
讀
者
推
薦
幾
本
好
書
？

若
是
從
勸
讀
的
角
度
看
，
這
種
請
名
人
薦
書
的
做
法
有
一
定
的
積

極
意
義
。
不
少
人
有
着
讀
書
的
基
本
條
件
，
也
有
讀
書
的
願
望
，
只

是
沒
有
明
確
的
閱
讀
方
向
，
本
着
開
卷
有
益
的
思
路
，
推
薦
一
些
經
名
人

過
濾
的
書
，
傳
導
書
中
蘊
含
的
學
術
價
值
及
教
育
意
義
，
讓
人
少
走
彎

路
，
的
確
可
以
起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不
過
，
薦
書
的
弊
端
也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因
為
每
一
個
讀
者
的
教
育
背

景
、
興
趣
愛
好
不
一
樣
，
彼
此
需
要
的
東
西
也
不
盡
相
同
，
加
上
人
在
不

同
的
階
段
，
閱
讀
旨
趣
、
理
解
能
力
有
很
大
的
區
別
，
所
以
讀
書
應
是
與

自
身
的
情
況
相
結
合
。
況
且
被
要
求
薦
書
的
名
人
，
心
態
也
大
都
是
誠
惶

誠
恐
的
，
推
薦
的
書
格
調
低
了
，
有
可
能
被
人
看
輕
，
認
為
不
上
檔
次
；

格
調
太
高
，
又
可
能
過
於
陽
春
白
雪
，
能
唱
和
者
少
，
起
不
到
真
正
的
薦

讀
效
果
。
而
且
最
關
鍵
的
是
，
誰
也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閱
讀
口
味
是
否
適
合

別
人
，
為
了
不
顯
得
那
麼
另
類
，
名
人
也
常
有
言
不
由
衷
的
時
候
，
會
隨

意
推
薦
一
些
古
籍
經
典
、
當
代
名
著
，
表
面
應
付
一
下
，
但
求
塞
責
。

但
名
人
的
光
環
效
應
，
又
使
很
多
人
迷
信
薦
書
的
作
用
，
以
為
只
要
按

照
名
人
的
思
路
讀
書
，
就
能
在
短
時
間
內
提
高
自
己
的
思
想
能
力
及
人
文

素
質
，
故
只
要
是
名
人
推
薦
的
書
，
不
管
內
容
適
不
適
合
自
己
都
會
去

讀
，
更
有
甚
者
，
還
會
請
名
人
開
列
一
張
必
讀
書
單
，
按
方
抓
藥
般
閱
讀
。
結
果
不

僅
難
以
受
益
，
有
時
候
還
破
壞
了
閱
讀
的
趣
味
，
使
閱
讀
失
去
應
有
的
愉
悅
快
樂
。

其
實
對
於
薦
書
的
批
判
，
早
在
民
國
時
期
就
已
是
沸
沸
揚
揚
。
上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為
了
普
及
閱
讀
，
胡
適
、
梁
啟
超
、
章
太
炎
、
顧
頡
剛
等
大
師
都
應
媒
體
邀

約
，
開
列
出
自
己
認
為
必
讀
的
書
單
。
可
實
際
效
果
卻
不
好
，
甚
至
還
引
起
了
公
眾

意
見
的
反
彈
，
針
對
大
師
們
薦
讀
的
語
氣
略
顯
生
硬
的
問
題
，
有
人
譏
嘲
道
：﹁
梁

啟
超
先
生
開
個
書
單
，
就
說
沒
有
念
過
他
所
開
的
書
的
人
不
是
中
國
人
，
那
種
辦
法

完
全
是
青
天
白
日
當
街
殺
人
劊
子
手
的
行
為
了
。﹂
大
眾
認
為
，
讀
書
之
所
以
成
為

一
件
很
愉
快
的
事
情
，
就
在
於
它
的
靈
活
性
，
沒
有
選
擇
上
的
限
制
，
讀
書
才
會
自

有
韻
味
。

魯
迅
也
認
為
讀
書
不
應
該
膠
柱
鼓
瑟
：﹁
這
樣
的
讀
書
，
和
木
匠
的
磨
斧
頭
，
裁

縫
的
埋
針
線
並
沒
有
什
麼
分
別
，
並
不
見
得
高
尚
，
有
時
還
很
苦
痛
，
很
可
憐
。﹂

若
由
此
引
申
，
讀
書
須
對
內
容
作
適
當
的
定
位
和
甄
別
，
如
果
按
照
他
人
指
定
的
書

目
去
讀
書
，
拘
泥
成
法
，
呆
板
不
知
變
通
，
就
像
一
個
人
本
是
畫
家
，
卻
在
替
木
匠

磨
斧
頭
，
一
個
琴
師
在
替
裁
縫
舞
針
弄
線
，
浪
費
了
大
好
時
間
卻
做
了
毫
無
價
值
的

事
情
。
所
以
，
懂
得
根
據
個
人
情
況
選
讀
自
己
真
正
喜
歡
的
書
，
才
是
知
味
的
讀
書

法
。
畢
竟
讀
書
的
本
意
是
尋
找
自
己
，
而
不
是
為
了
附
和
崇
拜
他
人
。

名人薦書 翠袖
乾坤
陶 琦

馬
：
閣
下
今
年
生
肖﹁
值
太
歲﹂
，
意

味
肖
馬
者
求
變
之
心
將
特
別
熾
烈
，
猶
幸

得﹁
將
星﹂
及﹁
歲
殿﹂
等
吉
星
護
持
，

權
力
有
望
得
到
提
升
，
但
人
事
煩
惱
難

免
。
長
者
要
特
別
注
意
健
康
，
尤
要
提
防

與
泌
尿
系
統
相
關
的
疾
患
，
可
貼
身
佩
戴
屬

﹁
虎﹂
的
肖
像
飾
物
，
以
達﹁
化
太
歲﹂
之

效
。羊

：
肖
羊
者
今
年
不
但﹁
合
太
歲﹂
，
同

時
更
得﹁
太
陽﹂
及﹁
天
乙﹂
兩
顆
吉
星
照

耀
，
運
勢
相
當
強
盛
，
男
性
有
望
事
事
得
心

應
手
，
女
性
則
易
得
貴
人
之
助
，
感
覺
如
虎

添
翼
，
唯
要
小
心
輕
微
的
經
濟
損
失
。

猴
：
受
到﹁
驛
馬
星﹂
的
影
響
，
肖
猴
者

本
年
難
免
要
頻
繁
走
動
，
猶
幸
運
勢
將
隨
着

旅
程
而
愈
走
愈
旺
。
凶
星
方
面
，﹁
喪

門﹂
、﹁
孤
辰﹂
及﹁
地
喪﹂
的
破
壞
力
將

因
動
土
或
探
病
問
喪
而
加
強
，
應
盡
量
避
免

實
施
裝
修
工
程
及
出
入
醫
院
或
殯
儀
館
，
否

則
可
能
影
響
與
家
人
的
關
係
及
健
康
。

雞
：
肖
雞
者
馬
年﹁
紅
鸞
星
動﹂
愛
情
運

特
別
強
盛
，
尤
其
男
性
更
得﹁
太
陰﹂
星
相

助
，
女
貴
人
運
亦
佳
，
女
性
則
有
望
做
事
得

心
應
手
。
凶
星
破
壞
力
亦
不
弱
，
要
小
心
失

財
或
借
出
之
錢
財
不
歸
，
更
要
提
防
流
血
災

禍
。

狗
：
吉
星﹁
國
印﹂
及﹁
三
台﹂
同
主
地
位
升
遷
，

﹁
華
蓋﹂
則
主
才
華
盡
顯
，
反
映
肖
狗
者
本
年
的
事
業

運
不
俗
，
但
由
於﹁
華
蓋﹂
同
主
情
緒
困
擾
，
加
上

﹁
飛
符﹂
及﹁
年
符﹂
等
凶
星
令
肖
狗
者
易
惹
人
事
及

官
非
煩
惱
，
務
必
避
免
與
人
發
生
爭
執
，
生
活
步
步
為

營
。豬

：
蛇
年
的
運
勢
極
不
穩
定
，
馬
年
運
程
將
出
現
明

顯
好
轉
，
尤
其
得﹁
月
德﹂
及﹁
學
堂﹂
兩
顆
吉
星
相

助
，
不
但
代
表
事
事
順
利
，
頭
腦
亦
特
別
靈
活
，
做
事

宜
攻
莫
守
，
唯
要
小
心
破
財
，
皆
因﹁
小
耗﹂
及﹁
劫

耗﹂
兩
顆
主
經
濟
問
題
的
凶
星
影
響
力
不
小
。

馬年12生肖運程(下)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有些日子了，看湯漢斯主演的《航站情緣》，
覺得好笑又不可思議，電影中湯漢斯因國家發生
政變，護照失效，被迫在機場中轉站做流浪人，
據說那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看了也就只當是
娛樂而已，絕沒有想到我證件齊全，也竟會做機
場一夜流浪漢，或者這就叫做「如有雷同純属巧
合」?

話說應邀去印尼棉蘭參加「蘇北文學節」，沒
有直飛航線，須得從吉隆坡轉機。雖然中轉要等
候幾個鐘頭，去程倒也順利，以為就是一帆風順
了；回程先送與J兄，機場握別，稍後獨自上路，
又是中轉，左右一看，還有大把時間，閒逛一
會，也就盡早來到候機室等待。早早起床，在椅
子上倦極打盹，幾次驚醒，跑去櫃枱詢問，辦事
人員顯得有些不耐煩，令我不好意思。候機室內
的廣播雜音多，嗡嗡嗡的，聽來不甚清晰，令人
睏意漸濃。忽然一驚，四點了！怎麼還沒動靜？
趕緊跑過去，一問，那個男人笑道，已經飛走
了！怎麼……？腦子一片空白，旁邊一對誤機的
乘客在大吵大鬧，看那情勢，吵也白搭，誰也無
權把航機叫回！只得問那地勤人員，那怎麼辦？
他叫了一個印度籍員工，帶我去機場入境辦事處
辦手續。原來是過境轉機，也變成逗留了！一番
口舌囉嗦，那穿制服的中年女工作人員一臉不
耐煩，蓋上章，說，可以逗留到明天了！但事情
並未完結，還得到海關去領回行李，原來見我沒
有上機，機長立刻下令把我託運的行李取下，丟
回海關待領了。拖行李，還要改簽次晨機票。
跑到簽票處，那工作人員慢條斯理的，你急，她

不急，辦一下，又停下去接電話，不是三言兩
語，聽起來好像在聊天似的，不時爆出撒嬌的笑
聲。我聽有氣，喂！上班時間呀小姐！但也只
能逆來順受，權在她手裡呀，在別人屋簷下，不
能不低頭。辦了一會，又換了一個男人，原來是
換班了。摸摸索索了半天，終於丟下一句：一百
馬幣！是改簽手續費。這時，就算是要另外再買
一張，也只能認了。只要明天一大早的班機可以
逃離就行！

好在身上還有剩下的馬幣，但用了就要考慮晚
餐和明天的早餐了。還是預防萬一，再去外幣兌
換處換馬幣備用吧。怪不得人家說，窮家富路，
出門在外，防身是絕對必要，如果身上一無所
有，那就該喚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呀！

正值傍晚，天色漸漸昏暗。換機票處的職員
說，你出機場十分鐘，便有機場酒店投宿。要再
出去？別搞！明天一大早就要登機，一不小心，
遲了一點，再次誤機，可不是鬧玩的！我打定
主意，就在這裡做個機場中轉流浪人了！

坐在機場餐廳裡吃麵，一面用漫遊手機通話，
原先的計劃完全給打亂了，嗡嗡嗡的聲音吵雜，
似近還遠，縹縹緲緲，我在吉隆坡擱淺了呀！以
為我在開國際玩笑呢！其實我在孤獨地吃麵，旁
邊過道上有人拉行李要通過，我起身讓位，那
人微笑點頭示意。

夜晚的機場，都是拖大件小件行李，凖備搭
機的男女乘客；沒料到竟是如此的熱鬧！我想起
手機快沒電了，便去找尋插座，不料都有人在充
電。我只好等待，有好多人一面充一面玩手機，

好像凖備長期佔領似的。正在百般無奈，忽然一
個馬來少女拔掉插頭離去，我趕忙補上去。也不
是急於運用，只不過長夜漫漫，四周都是來去匆
匆的人流，除了充電，也沒甚麼東西可以消磨時
間。我感覺到孤身一人的冷寂了。

刷牙，洗臉，上洗手間。那裡也有好多男人在
整理自己，有點不慣當眾做很隱私的事 ，但人在
旅途，也沒辦法了，只好隨俗。反正只此一次，
以世界之大，再出醜也極罕有機會碰面了。我只
好這樣安慰自己。

大廳裡到處東歪西倒地躺男男女女，也都沒
人顧甚麼儀態。悃意漸濃，低頭一看錶，差不多
十二點了，一大早起來，為了不讓主人過分奔
波，我決定和航班早三個小時的J兄同行到機場，
待送他入閘後再與送行的W兄閒聊打發時間。如
今擱淺吉隆坡，他們大約也不知道吧？一天折
騰，加上精神負擔，有些精疲力盡的感覺。還是
睡去吧！也實在睜不開眼睛了。在中間有拱起無
法橫躺的長椅後面找到空地，把皮箱拉到身旁，
以手提袋當枕頭，一個聲音響
起，千萬小心機票身份證護照錢
包！把手提包抱在懷裡，大堂燈
火耀眼，也擋不住睡神來襲，周
圍男男女女人聲鼎沸，眼皮還是
沉重起來，也不理會他們近在咫
尺地躺，竟自睡了過去。夢中
不安躁動，平安到家了嗎？啊呀
我做了湯漢斯呀！怎麼搞的呀
你！不是轉機嗎？我……突然驚
醒，卻原來是南柯一夢，周圍的
人們來來去去，已經是凌晨時
分，乘客們正在拖行李排隊等
候過X光機。趕緊到小賣部買早
餐，卻只有賣速食的一家已經開

門，別家都靜悄悄的，大門緊閉。別無選擇，漢
堡包就漢堡包吧，能夠充饑就行。再加一瓶礦泉
水，狼吞虎嚥。趕忙去排隊。竟說：排錯了！伸
手一指，就指向另一處，到那邊去！只好轉向再
排，人龍奇慢，那好像是印籍工作人員好像沒睡
醒似的，慢條斯理地做事，你急他不急。一夫當
關，權在他手裡，只得隨他了。我暗想，好在我
提前，否則恐怕又要再次誤機了！

上得航機，卻沒有餐點，原來預訂的咖哩雞飯
沒有了，因為改機票的關係。好在我醒目，不然
的話只好捱到香港才算了！我又想起，昨晚在櫃
枱改機票時，又碰見那對男女，女的斯斯文文力
爭，男的大聲抗議，要交錢呀！我們的錢用光
了！沒錢了！要交錢我們沒有！正好！我們就留
下來移民好了。我們正想移民呢！但下文如何，
我再也沒有碰見，不知道了。

一路平安到達香港，鬆了一口氣，出關，我望
了望周圍熟悉的一切，忽然湯漢斯在電影中最後
一句台詞蹦進我腦海裡：「我回來了！」

機場中轉站流浪人
百
家
廊

陶

然

廣
東
人
說
，
話
都
冇
咁
快
，

二○

一
三
年
就
過
去
了
，
新
的

二○

一
四
年
已
來
臨
。
新
的
一

年
，
有
些
什
麼
新
願
望
？
或
者

去
年
的
新
願
望
還
未
達
成
，
不

敢
有
新
的
期
盼
了
？

章
炳
麟
在
︽
論
承
用﹁
維
新﹂
二

字
之
荒
謬
︾
中
說
：﹁
且
彼
亦
知

﹃
新﹄
之
為
義
乎
？
衣
之
始
裁
為

﹃
初
﹄
，
木
之
始
伐
謂
之

﹃
新﹄
。﹂
初
這
個
字
，
從
字
形
來

看
，
右
邊
是
一
把
刀
，
左
邊
是
衣
，

所
以
衣
之
始
裁
為
初
，
很
容
易
明

白
。
但
是
新
這
個
字
，
就
要
追
溯
到

甲
骨
文
，
才
能
明
白
最
初
的
意
義
，

因
為
甲
骨
文
把
新
這
個
字
，
寫
成
左

下
是
一
隻
手
，
其
右
上
是
一
把
刀
，

再
右
上
則
是
一
棵
樹
。
經
過
演
變
，
才
成
為
今

天
這
個
新
字
。

伐
木
在
古
代
的
重
要
性
，
不
言
而
喻
。
因
為

伐
木
，
才
能
建
屋
，
才
能
生
火
取
暖
，
才
能
以

火
烤
肉
煮
飯
，
才
能
造
舟
渡
河
渡
海
，
才
能
造

車
輪
而
遠
遊
，
衣
食
住
行
的
食
住
行
，
都
要
依

靠﹁
新﹂
。

如
今
我
們
有
水
泥
造
的
磚
石
房
子
，
有
石
油

氣
煤
氣
和
電
氣
，
有
橡
膠
輪
胎
的
鋼
鐵
汽
車
，

除
了
橡
膠
的
原
料
要
用
到﹁
新﹂
的
方
法
來
取

橡
膠
之
外
，
其
他
都
不
要﹁
新﹂
了
。
而
取
橡

膠
的
工
作
也
不
必
我
們
動
手
，
自
有
工
人
代

勞
。
所
以
我
們
的
生
活
裡
，
都
沒
有
了

﹁
新﹂
。

但
我
們
卻
熱
切
地
期
盼
着
能
擁
有
一
棟
屬
於

自
己
和
家
人
的
新
房
子
，
我
們
日
做
夜
做
，
省

吃
儉
用
，
就
是
想
儲
到
足
夠
的
錢
，
來
買
一
層

新
樓
。
這
是
新
年
裡
，
無
房
者
的
願
望
吧
？
這

新
年
的
願
望
，
也
許
是
嶄
新
的
，
但
更
多
的
是

陳
舊
的
，
因
為
不
知
從
哪
一
年
起
，
我
們
就
有

了
這
個
願
望
，
只
是
未
曾
達
成
而
已
。

俗
語
說
，
舊
的
不
去
，
新
的
不
來
。
在
這
個

剛
踏
入
的
二○

一
四
新
年
裡
，
舊
的
二○

一
三

已
逐
漸
遠
去
，
但
舊
時
的
購
樓
願
望
還
未
去
達

成
，
還
有
什
麼
新
的
願
望
可
言
呢
？

新 隨想
國
興 國

■蘇北文學節所住的多芭湖畔的尼亞加拉大酒店。 作者提供圖片

■澳門博物館。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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